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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宾有理
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

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
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赵医生这人谨小慎微，天黑不出门，偏
僻的地方不去，冒险的事不做，所以没遇到
过什么危险。而且自认为比较聪明，警惕
性高，轻易不会上当。在摊上这件事之前，
一生中只打过一次报警电话，一次市长热
线。

先说报警那件事。10 多年前，读小学
的儿子惊魂未定回到家，说放学路上被三
个大男孩抢劫，其中一人手里拿着水果
刀。很是愤怒三个孩子胆大妄为，果断拨
打 110，希望警察介入查出这几个不良少
年，帮助他们及时改邪归正、浪子回头，也
避免其他孩子受到伤害。

接通电话，警察问：受伤没有？抢了多
少钱？听到回答没受伤，只有几元钱。来
了一句“那也”，然后大妈一般喋喋教导：你
们父母一定要教会娃儿，放学要走大路，人
多的地方，要晓得向大人求救……好像孩
子被抢劫，是大人没有教育好，我们小题大
做浪费警力。

再来说拨打市长热线。几年前到某市
学习，下课后和朋友准备四处逛逛，上一辆
出租车，司机热情主动，告诉我们运气非常
好，赶上该市丝绸节最后一天，货品巨划
算，然后把我们拉到一个商场。后来发现
上当受骗，是因为连续几天乘出租车碰到
同样套路。赵医生对这个城市颇有好感，
拨打市长热线不指望讨回损失，主要是想

给政府提个醒，不要被少
许江湖骗子，坏了城市名
声。

然而接通电话，便感
觉这是一个护短的城市。
接线员声明：该市作为著
名旅游城市，发生欺骗游
客事件非常正常，这种事
件各地都有，游客应该提
高警惕，增强辨别能力。
这实在伤自尊，你上当受
骗是因为智商低、见识少，
哑巴吃黄连就算了吧，还
好意思投诉。

从那以后，赵医生处
事更加谨慎戒备、三思而行，遇事自己想办
法解决，绝不麻烦各级部门。但饶是如此
小心，依然摊上一件麻烦事儿，这件事迫使
我在一天之内，同时拨打了12345和110。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儿子成都读书时
的旧房，租给了一家中介公司，公司租给房
客，然后这家中介跑路了。其实事发前一
月，租客已经听到风声多家包租公司跑路，
主动给我们联系，我不以为然，现在是法治
社会，科技又这么发达，违法成本太高，要
相信政府的治理能力，不传谣不信谣。

然而国庆过后，业务员联系不上，我不
得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和租客联系后，她
把我拉进一个维权微信群，才知道被骗人
数多达几百人，群里动员所有受害者拨打
市长热线报案。

于是拨通 12345，接线员听我叙述，告
诉我这种情况应该报警，于是改拨 110，又
说应该属地管理，安排当地派出所给我电
话联系。警察的声音很年轻，给出的建议
是和租客协商，各承担一半的损失，并坦言
这类案件太多，不要抱多大希望，又安慰我
不要太着急，毕竟损失不大。

打完这两个电话，不由得联想起上两
次报案，感觉比刚知道受骗时更窝心，年轻
的警察都没了血气方刚的嫉恶如仇。我并
没有天真到认为警方和相关部门，在短时
间内可以给求助的公民一个答案，但是我

多希望听到来自执法部门威严的回应：放
心，我们会高度重视，一定给人民群众一个
交代。而不是谆谆告诫受害者，学会怎样
接受现状，避免下一次受伤。

事态进一步发展，因为证据不足未能
立案，群里发起了很多讨论，研究怎样寻找
蛛丝马迹证明公司的欺诈行为，就有细心
的朋友发现，某业务员身份证上一个相同
的数字有细微差别，是P的假身份，在惊叹
普通人的智慧时，又想对于警方，这也许只
是非常简单的作案方法。

然而每个人的立场认知，和道德水平
有差距。随着解决问题之路遥遥无期，有
些房东和租客，本是受害双方，应该齐心协
力、相互体谅，但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各
执一理，相互攻击责难，实在让人感觉人性
的悲凉。好比一个恶人，用花言巧语骗走
两人钱财逃走，两人报官，官家说你们自己
想办法，于是两人就为剩下的钱财大打出
手。

说实话，这种骗局个人损失倒不至于
伤筋动骨，但是范围大，影响力极坏，它损
害的是行业秩序和政府公信力；损害的是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善良。那天科室
加班点餐，等了长时间还未送到，掏出手机
准备催催，年轻人阻止：赵老师莫催，要是
服务员不高兴，往菜里吐口水就糟了。年
轻人的担心让我震惊，从什么时候起，人和
人之间的防范达到这样极致。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好人，但是
不要做坏人。就像患者说：赵医生，你把我
医得再不生病就好了。我说那不行，我会
失业。道德行为和身体健康一样，有优劣
好坏之分，有贼就有警察，有犯罪就应该有
法律制裁。要想身体好，小病要及时治疗；
要想社会风气好，小奸小恶就得认真治理。

群里很多受害者表示不计成本，也要
协助警方，将骗子绳之以法，接受法律的制
裁，让他们不能再害人。所以，不管人性有
多少弱点，向善向好却是绝大部分人的选
择。我们翘首以盼警方尽快结案，套用电
视剧《沉默的真相》中一句话：还社会一个
说法，还司法一个尊严。

十分突然，周四中午，我还在外面采
访，接到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她言语
轻松不停地笑着，十分儿戏。

“宝儿，我摔倒了哦。”
“摔倒了爬起来。”
“不得行，腿断了，要动手术，哈哈哈

哈。”
“什么？好久？”
“昨天，现在在医院，嘿嘿，你想不想

回来看我？”她又忍不住大笑。
挂断电话，眼泪瞬间爆发。父母离

异早，母亲独自带着我和妹妹长大，她总
是这样，大事小事都只会笑。我心疼地
气哭了，又打电话过去问她，“有钱吗？
你就只晓得笑！”“有，我不笑难道哭？”

下午工作结束后，我买了回渠县的
火车票，马不停蹄赶到医院已是傍晚。

透过观察室的门，我看到母亲穿着
T恤、短裤，左膝盖包着厚厚的纱布，淤
血已浸入皮肤，漆黑乌青。她躺着看手
机电视，睡眼惺忪，脸微浮肿，头发一丝
不苟扎在脑后，刘海略微凌乱。

我推门进去，她又笑了，说：“宝儿，
你来啦，嘿嘿。”

母亲说，星期三傍晚，她在家里洗
澡，外面突然下雨了，想着阳台晒着煮花
生，手忙脚乱想去收，毫无预兆，摔倒
了。随后，她给外婆打了电话，外婆当即

从家中赶过去，将她送去了医院，是骨
折，需要动手术。

过了一阵，外婆带着饭来了，看见我
说：“你妈妈是‘鬼’把她绊倒了，运气
孬。”外婆悄悄告诉我，妈妈生病家中全
是她安排生活，她和外公搬到了妈妈家，
煮饭送饭，“你妈妈有我呢，你忙你就先
走，不要耽搁工作，还好有医保，可以报
销。”

母亲坐着吃饭的时候，外婆用手轻
轻地抚摸母亲红肿的小腿：“痛不痛，幺
儿？”“不痛。”“钱够不够？妈妈取点钱给
你。”“有。”吃完饭，泪眼婆娑的外婆又在
旁边削苹果，一块一块切好放在果盘里，
站在病床旁，一口一口喂母亲。

晚上，我陪床，躺在床上用手机写
稿，母亲倒是十分精神，她一会儿问我最
近有没有心仪的男孩子，一会儿问我工
作怎么样，一会儿又说家里的琐事，看着
大大咧咧孩子似的母亲躺在病床上，我
的思绪像滴在手稿上的墨汁向四周游
离。

父亲离开家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
妹妹一家三口住在农村，母亲一人承包
了两个百亩水库，虽然没赚到多少钱，但
也凭一己之力供我和妹妹上了大学。如
今，我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妹妹研究生即
将毕业。我不知道那些年在冰冷刺骨的
深夜，她是如何在水库边上守着工人打

渔装车、批发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她在水
库边上的小单间里守着水库，遇到偷鱼
的又是如何应对。

初中我就离开了家在达城念书，很
少归家。大学最后两年，我的学费生活
费靠自己打工赚的，我也从未告诉母亲，
念书的时候常常点了名我就跑出去做兼
职，摆地摊、端盘子、发传单、看服装店，
常常深夜回宿舍受尽宿管阿姨的“教
育”。毕业后做设计、接外面的设计单，
整夜整夜不睡觉，大学毕业后的好几年，
我的神经都高度紧绷，不曾轻松，没有朋
友，也没有娱乐，没日没夜拼命攒钱。直
到两年前，开始从事文字工作，偶尔接一
些设计，不敢通宵做图，怕猝死。绷紧的
那根弦似乎松了，慢慢地开始交朋友，偶
尔也出去玩。我不知道怎么爱母亲，在
我心里认为不向她要钱，给她钱花，就是
对她好，她的喜怒哀乐我从未认真聆听
过。

星期五一早，母亲进了手术室，医生
说需要两三个小时。外婆跟我通了电
话，说手术快结束时就过来。中午，母亲
出了手术室，转送回病房，还不能喝水，
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医生说 6 小
时后才能喝水。我用棉签沾水涂在母亲
的嘴唇上，麻药劲还没过，她一会儿就睡
着了。

住院第三天，母亲说她想洗头。我
找来凳子和盆子，往里面倒了热水，再放
一点冷水，用手试了一下水温，正好。我
就让母亲走过来把头低下，拿起毛巾把
母亲的头发弄湿，然后往她的头发上面
倒上一些洗发膏，揉搓起来。一边洗，我
还一边问她：“水烫吗？眼晴有没有闭
好？”母亲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好好，都

好!”
这些天，外婆在母亲家里买菜做饭

送过来，我每天陪床，在病房打电话采访
写稿子，跑上跑下拿药，母亲一周后出院
了，我也赶紧回到单位上班。

过了几天，突然接到外婆电话。电
话那头，外婆又气又急，“宝儿，你是不是
给你妈妈拿了一笔钱。她现在还在养
伤，根本没有去拉货，也不需要钱。她刚
才在问我借钱，让我把钱先还给你，你暂
时不要去问你妈妈，等她好点再说。”

水库承包期满之后，母亲就自己联
系货源，请司机拉货维持生计。这次要
出院的时候她说要垫支一笔货款，我就
取了几万块钱给她。接到外婆的电话
后，我连忙赶回去，把外婆叫到了家里，
当着外婆的面，母亲低头一直不说话。

“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有事就明说，
但是不能骗我。”在我和外婆的追问下，
母亲低声说出了找我借钱的原因：“前段
时间打牌输了，欠了人家的钱。”

打牌输了！“妈，你现在居然赌博！”
我又气又急，当时就哭了。外婆也老泪
纵横，“幺儿，这赌博是万万沾不得的
呀！”最后，三人哭成一团。外婆掏出一
沓钱来递给我：“宝儿，你不要着急，妈妈
欠的钱，我先给你，让她慢慢还给我。”母
亲站起身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拉着我
的手说，保证以后不打牌了，等腿好了，
就好好赚钱还给我。“妈妈，我也做得不
好，其实，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过，我
只顾赚钱生活，几乎没有陪过你。你孤
独的时候，和街坊邻居打打小麻将也未
尝不可。我只希望你健康、开心、快乐就
好！”我和母亲依偎在外婆身边，掏出手
机，“来，我们对着镜头一起说‘茄子’！”

爱
□田乙斯

好人与坏人


